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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小 小 说诗词欣赏

唐诗素描

踏月访昭山，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设想。在一个月朗星稀之夜，

设想终于成了现实。

我们信步之间，就到了昭山之巅，坐在昭阳寺门前的石槛上，可

以借月色把这方灵山秀水静静地翻读。月下昭山，似一位少女，披

一身银纱，巧笑吟吟，展示着朦胧的风姿；更像一位老者，倚杖幡然，

准备向你述说什么。

是 的 ，昭 山 是 有 很 多 可 以 说 一 说 的 。 他 的 名 字 就 古 韵 悠

然。传说这里是周昭王南巡的系舟之所，那位多情的君王，放舟

湘水，经过长长的路程到达这里。或者也是一个月夜，龙舟上喧

哗淡去，他独立船头，轻抚琴弦，一曲《韶乐》便在夜江上漂浮。

诗人杜甫也应该到过这里，他在对岸就吟出了“岸花飞送客，樯燕

语留人”的名句。

如果传说有点虚玄，史据就该让人踏实了。昭阳寺建于唐代，

晨钟暮鼓在山峦间回荡了 1000 多年。大书画家米芾就曾到这里

游览，他蘸青翠，洒空灵，《山市晴岚图》飘然而出，昭山也因此跻身

“潇湘八景”。他还乘兴吟了两首诗：“乱峰空翠晴还湿，山市岚昏

近觉遥。正值微寒堪索醉，酒旗从此不须招。”“大王长啸起雄风，

又逐行云入梦中，想象瑶台环佩响，令人肠断楚江空。”诗画俱妙，

对昭山进行了高品位的表达。

这轮昭山之月挥洒几缕清辉，不仅成就了美妙的意境，还抚慰

过许多不平之心。南宋抗金名将刘锜谪居潭州时，曾筑庐于山

麓。远离了金戈铁马，告别了血雨腥风，就借一所草庐小憩吧。可

是在江涛澎湃的月夜，他必会振衣而起，仗剑长叹。清风晓月，能

否消融那如潮而来的家国之忧？

秋瑾遇害后，灵柩曾在此停厝 7 年。寒江渡鹤影，冷月葬忠

魂，她太累了，就让她躺在这一袭月帘下，静静地回味吧。

毛泽东，这位雄视百代的伟人，一生登临过不少名山大川，长

吟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诗篇。他登此山时还很年轻，雄心壮志尚在

胸中回荡。他这回携学友上山，踏上山巅，竟不忍离去，一定要借

宿僧寮。据同游者回忆，即使睡在禅房里，他还是长谈救国大志。

妙语连珠，疏月动容，扪虱长谈，风雷震动。一间小小的禅房又怎

能安放这勃勃豪情？一抹淡淡的山岚怎能遮掩这贯天长虹？

一个接一个，一代接一代，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只留下这一

介古寺在月下孤标独立，一缕钟梵在峰岭寂寂敲响。

昭山坐落在长沙、湘潭的中点线上，它长久地对视着这两座都

市，历史的浩瀚、人生的感悟汇聚于这一隅。它其实并不需要借助

名人佳构来为自己扬名，它舐风蘸雨，在特定方域里勾勒出绝美的

画卷和绝佳的诗文。这一方古寺，这一座山峦，这一江夜月，不正是

一种安详自若、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佐证吗？又何须禅语机锋来

诠释呢。

湘江已起潮，江涛拍岸，波连千里；山下春景，壮阔无垠，遍地

激情。

昭山夜思
尹奇军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渭川田家
王 维

夕阳走在影子的后面，随一束炊烟回

了家。静静的村落，张开了或深或浅的

柴门。这个黄昏，又被一种萧瑟的色调

染成了温暖的金黄。牛羊拥挤的脚步，

沿一条窄窄的田埂，涌进了村庄。深巷

顿时被一股青草的清香挤满。

谁家的门口，一个微躬的身影站在

暮色中张望？一只手搭起凉篷，一只手

拄着拐杖。他期盼的视线里，满是惦念

和深情。终于，忽远忽近的童音，在几

声牧鞭的脆响中，伴一首熟悉而古老的

童谣飘进了老人慈爱的目光。

雉鸡不知是耐不住寂寞，还是被这

温馨的场景感染，也细着嗓子，躲在屋

后 的 林 子 里 ，轻 轻 地 叫 了 一 声 、两 声

……麦苗经不住诱惑，支棱起翠绿的耳

朵，把身子抽了又抽，抽了又抽，仍没有

接住雉鸡递来的情诗。于是，只好含羞

地低着头，顺势滚进了轻风的怀里。蚕

儿躺在自己裹就的小巢里，又开始编织

洁白而温暖的梦。那些桑树，贡献完一

身绿叶后，仍坚强地站在村口。

农人们荷起锄头，望了望村庄的方

向。又燃起 已 然 磨 光 的 旱 烟 杆 ，深 吸

了几口，随后，向着朦胧的远山悠然地

吐 出 几 个 氤 氲 的 烟 圈 。 也 许 ，今 年 又

有一个好收成呢！在他们幸福的言语

里，那些往日的沧桑，已被风带去很远

很远。

站在岔路口的诗人，目送三三两两

的 牛 羊 走 过 ，目 送 三 三 两 两 的 农 人 走

过，目送一个安逸怡然的日子，被最后

一束阳光，装进了一间叫家的屋子！诗

人不禁羡慕地点了点头，而后，又无可

奈何地摇了摇了头，在暮霭中轻轻吟起

了《式微》。

曾 冬

阅读“田园”

故乡的那条小街
朱 赫

特殊考试
王俊楚

我常常会忆起掩藏在湘东大山沟里

一条极平常的小街，我是在那条街上长

大的。古老的小街，仄仄的，依山势横

卧。一条石板小道，因年代的久远而

凸凹不平。历史的熏陶，风雨的剥蚀，

铸造出它古朴的风情。

其实，小街应是称不上街的，只不

过是一条长长的弄子而已，老祖宗传

下 来 便 叫“ 丁 家 弄 ”。 小 街 上 常 赶 墟

场 ，逢 五 逢 十 ，也 不 知 是 谁 定 下 的 日

子，到时，四乡八寨的人，肩挑手提，均

来赶集，甚是热闹。小街上有一二十

间店铺，有面粉店，有油货摊，只要店

铺门一开，小街上便酽酽地飘着一股

甜香。小街人极热情，不管是出山来

的山里汉子，还是进山去的外乡客哥，

要吃要喝，任由他们自点。待他们吃

饱喝足后，店家还会给每位客人泡上

一碗自制的桂花茶或茴香茶，入口甘

滑清润，另有一种香味，令人气爽。日

久光顾，好些人自然成了熟客。

小街人不论老幼，有一嗜好，极爱

龙。家家厅屋，都爱悬挂几幅绘有龙

的画或镜屏，以示吉祥。后生子讨婆

娘，总要请木匠做一张雕有龙凤图样

的雕花床，如果雕花板上没有龙凤图

样，便不免生出些遗憾。

小街人玩龙是出了名的。每年正

月初一到正月十五，便天天鞭炮声、锣

鼓声不断。龙有草龙、布龙。布龙或

黄或红，龙头多用篾条做骨架，外糊上

各色彩纸，极大，很是威武。有时，三

四条龙齐舞，把 小 街 挤 得 风 雨 不 透 。

最惹人欣羡的是玩火龙。玩时，观众

要 把 鞭 炮 、花 炮 齐 往 龙 身 上 扔 ，龙 浑

身上下火光闪闪，在烟云火海中翻滚

腾挪，故叫玩火龙。还有一种龙头是

用 檀 香 木 雕 刻 成 的 ，龙 身 是 锦 绣 缝

制 ，有 五 六 丈 长 ，宛 如 一 条 巨 龙 。 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条龙身上还坐着

几个孩童，都化装成古典戏剧中的人

物。三十六名壮汉，擎着这条人龙合

一 的 巨 龙 ，从 街 口 舞 出 来 ，他 们 上 下

腾挪、矫健起舞，配合得浑如一体，舞

得人眼花缭乱，龙身上的孩童则随着

龙 身 上 下 翻 飞 ，竟 全 无 一 丝 惧 色 ，让

人 看 得 目 瞪 口 呆 。 据 说 这 种 龙 是 这

里的特色，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端午赛龙舟是小街人显示自己的

力 量 和 健 美 的 时 机 。 小 街 有 三 只 龙

舟 ，是 小 街 人 集 资 造 的 ，一 律 的 又 长

又 狭 ，龙 头 龙 尾 高 高 翘 起 ，船 身 绘 着

朱红、金黄和黑色的鳞片。每只船坐

十 八 个 桨 手 ，一 个 鼓 手 ，一 个 锣 手 。

桨 手 穿 背 心 ，或 全 红 ，或 全 黄 ，或 全

白 ，袒 露 出 肌 肉 鼓 凸 的 胳 膊 ，锣 鼓 手

站 在 船 只 中 央 ，锣 槌 、鼓 槌 都 用 红 绸

系 着 。 只 听 一 声 铳 响 ，锣 鼓 手 便 把

锣 鼓 使 劲 擂 得 咚 咚 咣 咣 地 震 天 震 地

响 ，五 十 四 名 桨 手 奋 力 摆 动 木 桨 ，三

条 长 龙 便 在 两 岸 人 呐 喊 助 威 声 中 贴

着 水 面 如 箭 般 向 前 疾 驰 。 参 赛 的 有

邻近四村八寨的龙舟，小街人的龙舟

赢的时候居多。每当赢了，小街人便

簇拥着自己的桨手去喝酒吃肉，桨手

们便俨然成了英雄。

去 年 秋 天 ，我 去 镇 上 赶“ 八 月

会 ”。 这 是 一 个 闻 名 湘 东 的 乡 墟 盛

会。据说，明末清初，庙会风行，这方

圆不到一华里的小镇，就建有庙宇九

所 ，规 模 最 大 ，香 火 最 盛 要 数 万 寿

宫 。 历 代 相 沿 ，古 历 八 月 十 三 日 ，届

时演戏酬神五天，四乡民众及商贩齐

来 赶 会 ，久 之 ，则 形 成 一 年 一 度 的

“ 八 月 会 ”了 。 会 上 ，有 文 艺 演 出 ，

由 四 周 各 村 推 选 节 目 。 我 凝 目 视

之 ，一 个 演 员 好 面 熟 ！ 啊 啊 ，这 不

是 小 街 上 的 莲 妹 吗 ？ 当 年 ，莲 妹 家

开 的 豆 腐 店 生 意 极 不 景 气 ，日 子 过

得 很 艰 难 。 每 当 正 月 玩 龙 ，一 听 见

锣 鼓 响 莲 妹 家 就 早 早 地 把 店 门 关

了 ，生 怕 舞 龙 的 进 来 讨 红 包 。 一

次 ，一 班 舞 龙 的 后 生 故 意 不 敲 响 锣

鼓 ，趁 豆 腐 店 没 有 来 得 及 关 门 便 蜂

拥 而 入 ，舞 毕 龙 ，莲 妹 爹 封 了 个 大 红

包 叫 莲 妹 送 过 去 ，递 红 包 时 ，她 两 眼

汪 满 莹 莹 的 泪 珠 ，却 紧 咬 住 牙 ，拼 命

不 让 泪 珠 儿 落 下 。 后 生 们 欢 天 喜 地

地 出 门 拆 开 红 包 一 看 ，傻 眼 了 ，全 是

一 分 钱 一 张 的 纸 票 ，总 共 才 一 毛

钱 。 我 望 了 望 那 门 ，那 门 却 已 严 严

地 关 上 了 ，我 在 门 前 依 稀 听 见 莲 妹

在 门 里 轻 声 抽 泣 。 这 都 已 成 为 过 去

的 事 了 ，可 她 什 么 时 候 这 么 会 唱 歌

了呢？

我 没 有 再 想 ，此 刻 ，我 已 被 她 的

歌声吸引住了：

……

古老的东方有－条龙，

它的名字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蓦 地 ，全场寂静，我一怔，原是歌

唱已然停住。半晌之后，呼气，出声，

满座客人如大梦初醒，立时掌声雷动。

休息时，我去后台找她。她正在

卸装，我叫了声：“莲妹！”

她咯咯地笑：“我不是莲妹。”

“你不是？”

她 却 反 问 道 ：“ 你 认 识 我 吗 ？”随

即又“扑哧” 一笑：“人家都叫我莲阿

姨了。”

我 也 真 是 糊 涂 了 ，都 好 些 年 了 ，

莲妹哪会不长大呢？

“你妈还好吗？”我问。

“ 好 ，好 。”她 又 咯 咯 一 笑 ，“ 妈 办

了个豆制食品厂。”

“嗬，你妈当厂长了，不简单哩。”

我由衷地赞道。

“小街人都不叫她厂长。”

“啊，那叫什么？”

“叫舞龙头的。”

我双掌一拍，叫了声：“这名儿好！”

回 到 城 里 的 这 天 晚 上 ，我 梦 见

又 回 到 了 小 街 。 那 街 面 加 宽 了 ，一

条 金 色 的 巨 龙 在 大 街 上 舞 动 ，是 三

十 六 人 舞 动 的 巨 龙 。 龙 身 上 坐 了 好

些 男 女 ，全 是 小 街 人 。 耳 边 ，又 响 起

那 首《龙 的 传 人》，还 是 莲 妹 那 甜 脆

甜 脆 的 嗓 门 ，伴 和 着 小 街 人 那 些 粗

细 不 — 的 声 音：

……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远永远是龙的传人……

陈 永 生 和 其 他 考 生 都 没 想 到 ，这

次公务员招考的最后一道题就是一人

发 一 块 钱 ，从 宾 馆 搭 公 交 车 到 考 场 ，

而后进行面试。不明白归不明白，既

然是考试，那就一定得像做考卷一样

去完成。

陈 永 生 和 其 他 考 生 一 起 在 规 定

的站点等车。起初，站点内还没有几个

人，不几分钟，就拥来了一大堆人。在

这群人里，陈永生看到有一位年轻人搀

扶着一位银发老者，那年轻人看起来有

些面熟，但陈永生一时却想不起在哪儿

见过。那老者似乎得了什么病，蔫蔫的

没一丝神采，但陈永生却总感觉到那老

者总是瞧着他和其他几位考生站立的方

向与年轻人嘀咕着什么。

不多时，公交车到站，其他几位考生

迫不及待地随着人流争先恐后地往车

上挤。在人群后面的陈永生瞧见那年

轻人和老者几次被争着上车的人挤到

了一旁，便大声朝着拥挤的人群喊道：

“请让老人先上！”见连喊几遍没人理

睬，陈永生便直接来到那老者身旁，等

人都上完了，才和年轻人一起扶着老

者上了车。老者朝他点点头，算是表

示感谢。

车上人挤人，先上车的几位考生也

先后找到了座位，年轻人、老者、陈永

生，还有十几个人都只好站在过道里。

陈永生便向车内的乘客说：“谁能给老

人让个座？”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拉

着他妈妈站了起来。陈永生搀着老者坐

好后站在他身旁，年轻人和老者朝他微

微一笑，赞许地点了点头。

公交车很快到了考场门前的站点，

陈永生和其他考生下了车，今天在这里

进行的是面试的最后一关，去留进退在

此一举，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就

在大家一起等候面试时，陈永生和其他

考生诧异地看到那年轻人和老者一同健

步走进了考场。

十分钟后，面试开始，看到前几位考

生都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陈永生心中

更没底了。很快就轮到了他，他走进考

场，那老者和年轻人都坐在考官席上，

看他进来，朝他微微一笑。主考官介

绍，这两位是特邀考官。令人想不到的

是，主考官什么问题也没问，就对陈永

生宣布：“你被录取了。”

见他一头雾水的样子，主考官解释

说，其实那年轻人和老者才是真正的主

考官，而搭公交车就是一道考题，主要

是考考大家的社会公德心和修养，你今

天的表现就是一份合格的答卷。主考官

最后还说了一句令陈永生一生难忘的

话：“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连最起码的

尊老意识都没有，他又怎能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呢？”

陈永生心中一片豁然，满心欢喜地

离开了考场。

墙
唐嘉尧

城市的不断膨胀与那些七弯八

拐的小巷越来越不相称。于是，有

了暴发而厌弃简陋居室的逃亡者，

又有了欲在这些古旧的老屋中搞出

鹤立鸡群般楼房的设计师。一切便

在这种出去与进来的双向选择中组

成了各种奇异的图案。

每当都市大街上一日几次的交

通堵塞高潮到来时，这些小巷就成

为吸引众多路人的捷径，显示出无

穷的魅力。

我老家所在的长沙小吴门就

是一片老城区，省外贸局家属楼外

的小巷无疑成了习惯于在纵横交

错的大街寻找捷径者的便道中的

一条，一家公司的家属楼在此中落

成 又 无 疑 加 剧 了 小 巷 行 人 的 密

度。而家属楼外的一面平整的水

泥围墙给这小巷增加了某种意趣，

以至形成了行人共睹的风景点，这

或许是设计者初始未能料到的。

这面墙圈楼房于内，墙高除了

那些电视中能飞檐走壁的侠客外，

恐怕无人能攀越。行人对于一些

小朋友恶作剧地用颜料或石头在

墙上乱七八糟地画线条和不知其

然的“天书”不免有些遗憾。直到

有一天，一位无法进入高墙内宿舍

或懒或恐入内的小孩在墙外高声

呼喊墙内的同学，然而得到的回复

却是墙内高楼里家长的喝止。小

孩抬头望着他怎么也看不过去的

墙头，沮丧地拾起一碎砖块，在水

泥墙上歪七竖八地写下：“小军，

明天下课后我在这里等你！”

这如同故事的开头，马上引出

了许多仿效者。无聊者写出诸如

“小军大宝”等非标语、非口号的

文字，又有一些刚识字的小孩将这

当作他们的“黑板”，写下了更多

的“书法作品”。

某 日 ，围 墙 上 留 下 了 六 个 大

字：“黄昏后我等你。”这是姑姑一

位 已 赴 美 国 的 诗 友 丹 慧 的 诗 集

名，就不由多了几分留意。傍晚，

果然有一对年轻人在此约会。围

墙下幽静的小巷就有了一个如戴

望舒《雨巷》所描述的诗意画面，

这 或 许 是 一 次 巧 合 。 但 以 后 ，这

条小巷黄昏后的空间就属于了一

对对情侣。

后来，墙上有了一些偷窥这些

小孩画的男女之间的漫画和一些

简单英文“LOVE”或“爱”的字眼，黄

昏后又夹杂了小孩家长来此寻儿

唤女的叫喊。如此的“袭击”，小

巷情侣散尽，徒留下一段空巷。忽

然 间 ，墙 上 冒 出 了 一 个 极 大 的

“梦”字，接踵而至的是梦字的各

种组合和演绎。直到梦境的有感

者中留下一句：“梦中走过的路再

多，却没有留下一个脚印！”终于

为这场争鸣画上了句号。这引起

了不少的路人加入评论者行列，便

产生了一个滋生于小巷围墙上的

话题。此后，各式各样的广告也不

甘寂寞地涌现在围墙上，更多的驻

足者使这里变成了一堵名副其实

的“字墙”。

当一次“卫生国检”来临，围墙

内的决策者终于感觉这是一种不

堪忍受的局面。于是，一次大的改

良工程开始，围墙以彩色干粘石贴

面，彻底地装饰成了不能书写的防

盗墙。

百年老树（外二首）

朱继平
一棵百年老树

长在我的老家

每次离家的时候

我都要深情地凝望它

在老人的故事里出生

在孩子的期盼中长大

百年春秋冬夏

吐露日月芳华

啊 阳光下的老树

就像我的老爸

不屈的身躯撑起一个家

让天涯的游子

不怕风吹雨打

一棵百年老树

长在我的老家

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都要深情的凝望它

在贫瘠的泥土里扎根

在季节的歌谣中挺拔

百年沧桑轮回

老树又发新芽

啊，月光下的老树

就像我的老妈

温暖的怀抱撑起一个家

让归来的游子

心中温暖如花

我是一朵无名的小花

绽放在春天的百花园里

感谢春光有爱

让我开出自己的美丽

我是一颗饱满的果实

芬芳在硕果满园的秋光里

感谢秋月有情

让我结出自己的甜蜜

我是一只执着的小鸟

飞翔在梦想风雨的天空里

感谢天地有容

让我划出自己的轨迹

我是一份不变的情意

生命旅途有你的不离不弃

感谢有你厚爱

让我们相聚在这里

小时候大人对我说

父亲是天母亲是地

天地合一就成了幸福的一对

长大后我对你说

你是我的天我是你的地

可天地相隔永远不能在一起

我问天你为何总是高高在上

不肯俯下身亲吻大地

我问地你为何不把含泪仰望

化作飞越天空的勇气

难道这就是我们爱的宿命

天和地是两个无法靠近的星系

天和地是我们无法逾越的距离

我是 距离

田
园
风
光
（
水
彩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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